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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鹏

随着遗址的再度发掘和出土文物的接

连“上新”，三星堆考古再次举世瞩目，为我

们留下三星堆的古蜀国，也有望借此进一

步揭开神秘面纱。

对于古蜀国历史，李白在《蜀道难》中

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追忆。其实

早在蚕丛之前，巴蜀大地就已经鸿蒙初开，

升腾文明之光。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

进程，也早已翻越巴山，趟过蜀水，在巴蜀

先民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动中，阔步展开。

蚕丛鱼凫，开国茫然

古 蜀 国 历 史 久 远 ，西 汉 扬 雄《蜀 王 本

纪》言“ 从 开 明 已 上 至 蚕 丛 ，积 三 万 四 千

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有“蜀之为国，肇

于人皇”之说。在上古神话谱系中，盘古开

天辟地后有天皇、地皇、人皇相继担任部落

联盟首领，是为最原始意义的“三皇”。

人皇时期，在黄河上游活动的羌氐等

民族，沿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向南迁徙。其

中一支部落在今天四川松潘县的岷江森林

河谷中，发现了桑树和野蚕。他们观察到野

蚕蚕茧可以溶解抽丝，柔韧性和舒适度远

胜动物皮毛和植物麻布，遂捡拾野蚕蚕茧

抽丝制作衣物，成为华夏民族中最早的制

丝部落。据《说文解字》，“蜀，葵（桑）中蚕

也”，蜀即野蚕之意，盛产野蚕之山为蜀山，

这一部落遂被称为蜀山氏。随着文明的扩

散，蜀山氏的制丝技术逐步传播到相邻的

西陵氏等部落。

黄帝时期，西陵氏、蜀山氏与中原文明

发生深度关联。据《史记》《世本》，黄帝曾迎

娶西陵部落女子为正妃，是为嫘祖，二人育

有玄嚣与昌意二子。嫘祖将母族的剥茧抽

丝技术传播到中原，帮助黄帝带领中原部

落联盟制作衣冠，由此开创华夏衣冠文明。

借助黄帝与嫘祖的联姻，四川与中原

亲上加亲。经嫘祖介绍，中原得知抽茧制丝

技术最早源于蜀山氏。也许是为了学习更

完整的制丝技术，黄帝还为儿子昌意娶蜀

山氏名为“昌仆”的女子为妻。黄帝驾崩后，

昌 意 与 昌 仆 的 儿 子 高 阳 继 承 部 落 联 盟 首

领，是为帝颛顼。颛顼即位后，“封其支庶于

蜀，世为侯伯”，蜀山氏加入中原部落联盟。

蜀山氏制丝主要依靠捡拾野蚕蚕茧，

收获量较小且不稳定，不易扩大生产规模。

野蚕生性孤独，在桑树上各据一叶，以保证

食物充足。故扬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

谓之独”；《尔雅》云，“独者，蜀”，唐朝孔颖

达注疏言，“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

者亦名蜀也”。

要将习惯独居的野蚕强制聚集一起，

需使用器皿。蜀地盛产竹子，但原始石刀只

能砍竹，不能将竹子劈成篾片。经过从尧舜

到禹夏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技术摸索，中

原终于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进入青铜时

代。根据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推测，蜀山

氏的一支从中原学习引进青铜技术，制作

青 铜 刀 具 ，将 竹 子 劈 成 篾 片、制 成 细 眼 竹

筐，用以强制聚集饲养野蚕，并将其逐步驯

化成家蚕。

《说文解字》言，“丛，聚也”。掌握了聚

集饲养家蚕技术的蜀山氏支脉，被称为蚕

丛氏。家蚕吐丝稳定量大，蚕丛氏可以较大

规模地剥茧抽丝制作丝绸，并将丝绸输入

中原开展贸易。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的丝

绸制品残留物，印证了蚕丛氏养蚕缫丝技

术的发达。

比三星堆 4 号祭祀坑所处的殷商晚期

更早一些，大致为殷商中期，古蜀国历史从

蜀山氏发展到蚕丛氏阶段，统治中心从岷

江上游茂汶盆地迁徙到成都平原。依靠丝

绸贸易积聚的经济实力，蚕丛氏的青铜冶

炼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制作了大量精美的

青铜器，创造了足以与殷商媲美的青铜文

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

铜神树”等大型青铜器，证明了古蜀国青铜

技术的高超和青铜文明的发达。据《华阳国

志》，蚕丛氏“其目纵”，以“纵目”即眼角上

斜为形象特征。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纵

目人面具，正是古蜀国蚕丛氏时期的考古

印证。

武王伐纣时，蚕丛氏曾带领大军前往

牧野助战，势力拓展到“东接于巴，南接于

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西周时期，深度

联合起来的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团结在周

天子的旗帜下，阔步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

展，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综合实力更上

一台阶。曾经在青铜时代和殷商文明同场

竞技的巴蜀大地，与中原逐渐拉开差距，被

视为蛮荒之地，“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

会”，甚至没有资格参加中原各国会盟；“君

长莫同书轨”，度量衡规制、政治制度、文化

亦是自成体系。

平王东迁，周朝进入东周时代后，“周

失纲纪”，对包括古蜀国在内的各诸侯国控

制力减弱，蚕丛氏开始称王。但不久，以柏

灌鸟为族名的氏族短暂取代了蚕丛氏的统

治地位，三星堆遗址从第二期开始出土的

鸟型器物，反映了柏灌氏的崛起。之后，善

于驯化水鸟帮助捕鱼的鱼凫氏壮大，他们

喜好渔猎，战斗力强悍，打败柏灌氏，成为

新的蜀王。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鱼图

纹饰和鱼鸟造型器物，印证了鱼凫氏取代

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开明治水，望帝禅让

鱼凫氏的王位后来传到杜宇手中，他

“教民务农”，带领蜀人发展农耕。杜宇身世

相当传奇，据三国蜀汉来敏《本蜀论》，杜宇

“从天下，女子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

蜀”。《蜀王本纪》亦言杜宇“从天堕”。有学者

推测，“女子利”是鱼凫氏女王，杜宇“从天下”

且懂农耕，应该是由中原华夏而来。鱼凫女

王利看中杜宇所掌农耕技术进而爱慕其人，

遂与他结为夫妻，并将王位让给杜宇。

杜宇成为古蜀国国王后，“移治郫邑，

或治瞿上”，将都城迁移到郫邑（今成都市

郫 都 区 一 带）或 瞿 上（今 成 都 市 双 流 区 一

带）。这一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密

布，适宜农耕。郫都区北郊的杜鹃城，相传

就是杜宇时期古蜀国都城遗址。有学者认

为，三星堆遗址可能纵贯从蚕丛到杜宇的

古蜀国历史。

战国七雄相继称王后，杜宇更进一步

直接称帝，“号曰望帝”。随着蜀国农耕生产

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杜宇“自以功德高

诸王”，在成都平原大加挞伐，极力扩大统

治范围，“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

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

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囊括成都

平原、川西盆地、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

大部分地区。

杜宇统治后期，成都平原洪水漫堤，相

国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开明治水见

效后，杜宇将全部国务都交给他打理，后又

效仿尧舜禹禅让之事，“遂禅位于开明”。开

明即位，“号曰丛帝”。

杜宇退位后到西山隐居，时值早春二

月，杜 鹃 声 声 哀 鸣 ，苦 苦 挽 留 不 欲 杜 宇 离

去 。蜀地百姓“悲子鹃鸟鸣 ”，听闻杜鹃鸣

叫，心生悲戚，“鸣而思望帝”，怀念故君杜

宇 。后 来 杜 宇 成 为 杜 鹃 别 名 ，唐 朝 李 商 隐

《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

鹃”，北宋李重元 《忆王孙·春词》“柳外

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等诗词，

即引用此义。

《蜀王本纪》 对开明治水有更详细的

记载，同时揭示了杜宇禅让的另外隐情。

据此书，开明是楚国人，原名鳖灵。按东

汉 应 劭 辑 录 的 《风 俗 通 义》，“ 鳖 灵 从 井

出”，精通水性，通晓水利，去世后“其尸亡

去”，尸身无故不见，“荆人求之不得”。原

来，鳖灵尸身沿长江逆流而上，来到正在饱

受洪水围城之苦的蜀国都城郫邑后，竟然

复活，并“与望帝相见”。望帝杜宇见鳖灵不

但 会 逆 水 上 行 ，而 且 能 死 而 复 生 ，惊 为 天

人，遂委任为相国。

人死不能复生。据历史学家推测，事情

真相应是：鳖灵可能因事被楚人定罪，判处

死刑。“尸”在古语中不一定是尸体、尸骸，

而是受监禁不能自由行动之人。鳖灵被定

下死罪，故称其为“尸”。所谓“其尸亡去”，

应是鳖灵逃奔蜀国，楚人通缉而不得。鳖灵

一介亡命，入蜀投奔望帝得到重用，故云死

而复生。

当时，岷江上游来水大涨，“望帝不

能治”，遂“使鳖灵决玉山”，授予他治水

全 权 。 鳖 灵 组 织 百 姓 ， 经 过 数 年 艰 辛 努

力，终于治水成功。中国古代方术中，象

牙魔力可以殴杀水神。三星堆最新出土一

百多根象牙，可以想见当时蜀人用象牙镇

杀水中精怪的场景。

鳖灵在治水前线辛苦操劳、过家门而

不入时，杜宇却在后方“与其妻通”。事后，

杜宇良心发现，自认“德薄不如鳖灵 ”，就

“委国授之而去”，将帝位禅让给鳖灵，“如

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后，“号曰开明帝”，其

政权被后世称为开明王朝。

经过开明及其继任者带领百姓在成都

平原持续不断的治水活动，古蜀国农业经

济更上一层楼，“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

代熟，靡不有焉”。成都平原“地称天府”，即

是从此而来。开明王朝传至第九世时，迁都

至今天成都市新都区一带，又占据秦岭脚

下的“褒、汉之地”，与秦国持续摩擦。

兄弟阋墙，秦并巴蜀

由于地近相邻，古蜀国与秦国交往较

多 ， 亦 不 免 冲 突 。 秦 立 国 之 初 ， 国 力 微

弱，开明之子卢帝曾主动进攻秦国，攻打

到当时的秦都雍城城下。秦国在关中平原

站稳脚跟后，两国逐渐形成对峙之势。秦

厉 公 二 年 （前 475）， 蜀 国 主 动 “ 来 贿

（秦） ”，求和，关系暂时缓和。

随着秦蜀同时向秦岭南麓的“褒、汉

之地”拓展，两国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围

绕南郑 （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一带） 展

开激烈争夺。南郑本属于蜀国，是其北部

门户，亦是秦国向西南扩展的重要阻碍。

秦国率先攻取南郑，并于秦厉公二十

六年（前 451）在南郑修建城池；十年后，秦

躁 公 二 年（前 441），“ 南 郑 反 ”，被 蜀 国 夺

回；秦惠公十三年（前 387），秦“伐蜀，取南

郑”；但就在同年，惠公去世，秦国国君易位

无暇外顾，蜀国又再夺南郑。

此后，秦国致力于变法图强，调转兵

锋东向与六国争霸。蜀国亦把主要矛头对

准 楚 国 ， 曾 于 周 安 王 二 十 五 年 （前 377）
“伐楚”，夺取兹方 （今湖北省松滋市、宜

都 市 或 房 县 境 内）。 蜀 国 对 楚 国 的 进 攻 ，

为后来秦国通过并吞巴蜀、迂回包抄楚国

的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启迪。

由于秦蜀暂时调整进攻方向，两国关

系再次缓和。秦惠文王即位时，蜀国曾派

使臣专程到咸阳朝贺。据《华阳国志》，蜀王

有次在秦岭山谷中打猎，与惠王不期而遇。

惠王赠送蜀王“金一笥”，惠王回赠“珍玩之

物”。不料惠王将珍玩带回咸阳后，“物化为

土”。惠王被蜀王的障眼法欺骗，“怒”。群臣

劝道，“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此乃天

意 昭 示 蜀 国 将 成 为 大 秦 领 土 ，惠 王 听 后

“ 喜 ”。为 麻 痹 蜀 国 ，惠 王 又 利 用“ 蜀 王 好

色”的软肋，“许嫁五女于蜀”。这些记载

虽带有明显的传说色彩，但透露出秦国君

臣并吞蜀国的野心。

秦国欲攻伐蜀国，难在秦岭山高，蜀

道艰难，无路可走。据 《括地志》，惠王

“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

能 屎 金 ”， 哄 骗 蜀 王 此 牛 能 够 排 泄 黄 金 ，

源源不绝。惠王表示愿将此牛送给蜀国，

示永结同好之意。贪婪的蜀王竟然听信惠

王 信 口 雌 黄 。 为 将 石 牛 运 回 ， 蜀 王 下 令

“堑山堙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削平

山谷，在群山环绕中硬是开凿出一条从咸

阳 到 成 都 的 道 路 。 蜀 国 通 过 此 道 将 石 牛

“致之成都”，秦国“遂寻道伐之”，此路

“因号曰石牛道”。

据《华 阳 国 志》，此 事 还 有 后 续 。蜀 王

“遣五丁迎石牛”后，发现石牛并无排泄黄

金的特异功能，“怒，遣还之”。以农立国的

蜀人不但将石牛遣返秦国，还嘲笑祖上为

周天子养马放牧的秦人是“东方牧犊儿”。

秦人笑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嘲笑秦人的蜀王不会料到，老秦劲卒

的笑声和秦军铁骑的马蹄声很快便会响彻

石牛道。而给秦国提供战机的，正是蜀王本

人。蜀王曾分封其弟葭萌到汉中为侯，号称

苴侯。葭萌不知何故，不与蜀王亲善，反倒

与巴国交好。蜀王怒，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

（前 316）出兵讨伐葭萌 。弟弟葭萌不敌兄

长，只得投奔巴国。蜀国进兵到巴国索人，

巴国无力对抗，只有“求救于秦”。

惠文王“欲发兵以伐蜀”，但又怕千

里奔袭，“道狭难至”，无法速战速决，容

易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正当惠文王未下

决断时，“韩又来侵”，韩国从东面做出攻

秦态势。惠文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

不利”，而“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

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故“犹

豫 未 能 决 ”。 名 将 司 马 错 请 伐 蜀 ， 认 为

“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国相张

仪反对，认为“不如伐韩”。惠文王经过

深思熟虑，最终采纳司马错策略，下决心

起兵伐蜀。

是年秋天，惠文王派司马错、张仪、

都尉墨率兵从石牛道伐蜀，在葭萌关 （今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一带） 大败蜀

军。蜀王逃至武阳 （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

区一带），兵败被杀。蜀国国相、太子率

领残余力量“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

明氏遂亡”。蜀国王子泮带领部分族人逃

亡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后为西汉藩属

南越国所灭。安阳国王室后裔又进入柬埔

寨建立扶南国，最终灭于真腊之手。

秦灭蜀之战相当顺利，在秦惠文王更

元九年 （前 316） 当年十月就平定蜀国全

境。司马错、张仪乘胜直取巴国、苴地，

“ 置 巴 、 蜀 及 汉 中 郡 ， 分 其 地 为 三 十 一

县 ”。 惠 文 王 灭 巴 蜀 后 ， 封 其 子 通 为 蜀

侯，任命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共

同治理蜀地。为压制当地土著，惠文王还

迁移秦国一万余家百姓到蜀国。但在最初

30 年时间里，蜀地局势极不稳定。

秦 并 蜀 仅 5 年 ， 周 赧 王 四 年 （前

311），惠文王去世，秦武王继立，蜀相陈

庄叛变，杀蜀侯通。第二年，即秦武王元

年 （前 310）， 武 王 派 司 马 错 、 甘 茂 、 张

仪入蜀平乱，斩杀陈庄，通子恽继立为蜀

侯。秦昭襄王前期，蜀地形势依然错综复

杂 。 昭 襄 王 六 年 （前 301）， 蜀 侯 恽 被 秦

国王后陷害，昭襄王不明真相，派司马错

入蜀冤杀恽及其臣僚 27 人。昭襄王虽立

恽子绾为蜀侯，但又在 16 年后因疑其谋

反，“复诛之”。

但也有学者认为，蜀候通、恽、绾并非

秦国宗室，而是蜀王子孙。秦国灭蜀后，为

怀柔蜀人，故仍立古蜀国王室为蜀王。

蜀地屡屡与秦国产生摩擦，表面上是

人事原因，实质上却反映出秦国在蜀地实

行的分封制已经不能适应治理需求。为理

顺蜀地体制，昭襄王诛杀蜀侯绾后，在蜀

地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废蜀国为蜀郡，任

命 张 若 为 蜀 郡 守 ， 蜀 地 局 势 最 终 稳 定 下

来。吞并蜀地，是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

模的领土扩展，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

础 。 史 载 ，“ 蜀 既 属 秦 ， 秦 以 益 强 ， 富

厚，轻诸侯”。

张若之后，李冰接任蜀郡郡守。大致

在 昭 襄 王 五 十 一 年 （前 256）， 李 冰 在 开

明治水的基础上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等水

利工程设施，成都平原“旱则引水浸润，

雨则杜塞水门”，大量土地被改造成肥沃

良 田 ， 如 《河 渠 书》 所 言 ，“ 至 于 所 过 ，

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

然莫足数也”。

在这些水利工程的滋养下，蜀地“蜀

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华阳国志》

赞 道 ，“ 水 旱 从 人 ， 不 知 饥 馑 ， 时 无 荒

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地由此成

为秦军东向、剑指六国的战略后勤基地，

最终助力秦国一统天下。

古蜀国文明是“ 满天星
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
之一

有学者将华夏文明早期在黄河、长江、

珠江、辽河流域等地的众多文化遗存比喻

为“满天星斗”。四川成都新津区宝墩遗址、

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青羊区金沙遗址的

发现，印证了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

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经过

对其他地区文化的整合和自身的重组，在

发展过程中逐步领先四方并形成辐射效应

后，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带，是为“众星拱

月”。嫘祖、昌仆为中原衣冠文明提供的蚕

桑技术支持，成都平原为秦国横扫六合提

供的后勤助力，无不是蜀地文明对“众星拱

月”时代的重要贡献。

从蜀女嫘祖昌仆出嫁黄帝父子，到华

夏杜宇入蜀教民农耕；从楚人开明赴蜀平

治水患，到巴蜀归秦四海一统，巴山蜀水的

历史发展与中原江南交织交融，文明进展

与黄河长江交相辉映。以三星堆遗址为核

心的古蜀国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中华民

族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我们查了史书为古蜀国写的日记，解密三星堆的前传续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三 星 堆 遗 址 近 日 新 发 掘 6 座“ 祭 祀

坑”，一时万众瞩目。很多人说，四川的历史

文化，太适合用考古模式打开了。而长期关

注 四 川 文 化 的 作 家 萧 易 ，最 近 出 版《寻 蜀

记：从考古看四川》。读完后感觉，这不就是

一本用考古现场解锁四川版图的书嘛！

一个个震撼世人的考古现场，在书中

扑面而来：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

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

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及其“哥

们儿”，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

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

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寻蜀记》并不限于一本作家书写的旁

观蜀地考古手记，“寻”的意义和分量显然

更重，作者试图用考古模式打开四川，或能

为史书记载补上诸多缺失的历史拼图。

大众熟悉的历史，往往是以通史的方

式书写。而在史书记载中，属于四川的记载

篇 幅 并 不 充 分 ，甚 至 可 以 说 地 位 有 些“ 边

缘”。传说中，古蜀国经历了五世蜀王，而具

有代表性的、正面描述古蜀历史的文献记

载，只有西汉扬雄执笔的《蜀王本纪》，以及

东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提到古蜀国

最初几个王朝更迭的大致轮廓。

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努力

破译古蜀文化的密码。

宝墩古城是中国史前第四大古城，如启

明星一般照亮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有力证

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的重要源头；广汉三

星堆的持续考古发掘，给神秘的古蜀文明逐

渐揭开面纱；金沙遗址共出土金器 200余件，

为商周时期古遗址出土金器最多，该遗址的

考古告诉后人，三星堆文化消亡之后，在成都

平原又诞生了另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

古蜀文化的演变，经历了从宝墩文化

到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古蜀大型船棺

遗存的发展脉络，与古蜀国传说的“蚕丛、

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大致相当。

再 以 汉 朝 蜀 地 历 史 为 例 ，从 公 元 前

202 年到公元 220 年，这中间延续 400 多年

的汉朝历史，史书分配给蜀地的章节非常

有 限 。直 到 今 天 ，大 众 对 于 汉 代 蜀 地 的 了

解，大多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

兴学”“文君当垆”等关键词上。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

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

刻，都会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

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萧易试

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

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

事，则来源于被史书遗忘的片段和角落。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

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

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

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

对 于 这 些 部 族 的 了 解 ，来 自 司 马 迁 的《史

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

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

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

耕田，有邑聚⋯⋯”

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史记》中“西

南夷”被考古发掘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

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

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

石 墓，由 重 达 数 吨、数 十 吨 的 巨 石 垒 砌 而

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

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

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

因为考古，今人一点点拼凑对蜀地的

认知版图。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单个文

物的“前世今生”时，仿佛侦探破案现场，蜀

地每件文物出现的坐标，及其表面残留的

痕迹，都给了今人大量线索来回答尘封已

久的问题：我的主人是谁？他（她）何时拥有

了我？他们后来去哪儿了？

《寻 蜀 记》提 到 ，彭 州 窖 藏 金 银 器 350
件，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

藏。而四川总体窖藏金银器近 500 件，约占

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而作者讲述的

着力点，在于董氏家族的悲欢离合。

《寻蜀记》“西蜀梦华”一章，开篇就是

一个读来颇为唏嘘的场景：大约在南宋端

平 年 间（1234-1236）的 一 天 ，夜 深 的 成 都

府彭州城，董宅的灯还亮着，董家老老少少

面色凝重，因为他们已经听说蒙古人从大

散关打来，每到一处就烧杀抢掠甚至屠城，

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

倘若蒙古人杀进城，不但家中财产难

保，连性命都堪忧。董家众人商量再三，决

定将金银器挖坑埋藏，暂避风头。董家人挖

了一个长 1.2 米、宽 0.8 米、高 0.9 米的大坑，

掩埋了财物。城中另一户惊慌失措的人家

也做了同样的事，埋藏了家中的仿古青铜

器，但如今已不能确认这户人家身份。

之后，董家人便踏上了流亡之路，战争

硝烟弥漫，四川生灵涂炭，他们再也没有回

来 。藏 于 地 下 的 这 些 金 银 器 ，没 有 等 到 主

人，而是沉睡了八百年之久，直至 1993 年

才重见天日。

在考古学中，为了躲避灾难而藏匿财

物的遗址，被称为“窖藏”。萧易还特别提

到一位“董小姐”的首饰，簪身、钗身弯曲的

折痕，似乎能够说明曾被经常使用。萧易感

慨 战 争 的 残 酷，“ 精 美 的 窖 藏 被 尘 封 在 地

下，同样被尘封的，还有宋人奢华精致的生

活——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沉静的文物，

可以在黑暗中等待和穿梭数个时代，而一

个人的存在和爱恨，何其短暂、缥缈。

当萧易来到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时，

围堰里的江水已被抽干，裸露出大片的砂

石。砂石运走，鹅卵石和泥沙之间，显露出

八大王的珍宝。“这些金首饰还蕴藏着许多

信息，金镯子曾被掰弯，并有烧灼痕迹，许

多戒指、耳环出水时即串联在一起。显然，

大西国的将士曾试图将它们扭曲、熔化，以

便于携带。”

萧易看到摆出来的金银器，萌生出了与

很多人不一样的思绪：“那些成堆的银首饰，

由于尚未来得及清理，它们被分门别类堆放

在塑料箱里，其数目何止成百上千。这些耳

环、戒指显然来自无数个朴素的明代家庭，

城破之日，它们的主人被迫交出毕生的珍

藏，尔后消失在无休止的战乱中。30000余件

文物，每一件背后，或许都是一出悲剧。”

每一件文物，都写着一个人命运多舛

的一生。他们不曾在史书上留下名字，他们

的悲欢被掩埋地底、淹没水中，最终消失在

一个朝代或地域的盛名之下。

今天我们看见蜀地的那一件件文物，

可以视其为古人那一双双凝视的眼睛。这

些眼睛告诉我们，历史之河从哪里流淌而

来，要往何处奔流而去。考古事业的意义之

一 也 在 于 此 ，时 间 永 不 停 歇 ，人 类 一 直 存

在，我们背负着全部历史，向前。

用考古模式打开四川，凝视史书外的蜀人

最近的“顶流”可能非三星堆莫属。冷门的考古吸引了大众聚
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等联合为C位出道的“堆
堆”推出了电音神曲《我怎么这么好看》；央视频连续 10天推出《三
星堆大发掘》不间断直播大赏，原来考古也是可以“追番”的。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古蜀国文明便是“满天
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最早发现于20世纪 20年代末
的三星堆遗址，称得上“横空出世”，却从来不是没有故事。史书对古
蜀国的记载，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互为印证，正在为我们拼凑
出一幅古蜀国历史的悠悠图景。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馆藏。 视觉中国供图

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金面具（左）。

红星新闻 王明平/摄

三 星 堆 遗 址 2021 年 发 掘 现 场 ，3 号 坑 出 土 高

70 多厘米青铜尊。 视觉中国供图


